Erasmus, Desiderius 伊拉斯姆（約1469～1536） 十五世紀最出名的學者。鹿特丹的伊拉斯姆是一個性格複雜，又屬於大都會的基督教人文主義者（Humanist{\LinkToBook:TopicID=591,Name=Humanism}）。他一生雖然與帝王將相交往，卻極小心保守自己的自由。他一生熱愛敬虔和合一，認為沒有比文學的力量，更能達到這目標。
　　伊拉斯姆是個私生子，這在當時的社會是件不光彩的事，為了勝過這缺陷，伊拉斯姆進到修道院受教育，在那裡長大成人。他在1492年接受按立，但不久就要求還俗，退離修道院，到法國的巴黎大學受業，不久便在古典文學上有傑出的成就。
　　1499年他去英國，此行成了一生的轉捩點，他遇上牛津講師柯列特（John Colet， 約1466～1519，後來聖保羅座堂的主任牧師）；此人特重基督教人文主義的理想，看出重返聖經的一般意義重要無比。他們二人都同意，要達此目的，需要認識聖經原有的語言。
　　隨後幾年，伊拉斯姆把時間全用在旅遊及研究上，特別是研究希臘文文法。偶然間，伊拉斯姆知道瓦喇（Lorenzo Valla, 1407～57）發現了一本不為人知的抄本。與這個抄本相比對下，拉丁文之武加大本不大準確，於是伊拉斯姆決定重新按原文把新約譯成拉丁文，終在1516年出版了。他稱第一版為《新工具》（New Instrument），其影響力可真非同小可；只不過透過一本書，伊拉斯姆便能使傳道人和學者，都可以讀到新約聖經了。
　　伊拉斯姆的聲譽日隆，開始對羅馬天主教各種惡習發炮攻擊。他以諷刺筆法寫了《愚神禮讚》（In Praise of Folly，李映莊譯，志文，1976），猛烈批評當代修道院的種種罪惡。他對赦罪券一事，尤其不留情面；當馬丁路德（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寫出《九十五條》，伊拉斯姆給予完全的支持。但當路德變得愈來愈強硬之際，伊拉斯姆又漸漸與這改教家疏遠。他們之間的通信，也愈來愈有火藥味。正當羅馬教廷要全力對付路德的異端時，伊拉斯姆在1524年出版了《論自由意志》（On the Freedom of the Will），特別以不好回答的預定論（Predestin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54,Name=Predestination}）和人的自由等問題，詢問路德。兩人之間的問題也不全屬神學方面，伊拉斯姆誠實地希望教會可以改革，卻不盼望教會分裂。路德本於自由來批評教廷的罪惡，這是伊拉斯姆完全贊同，又為他辯護的，但他說什麼也不贊成人反叛教廷的權柄。
　　改教派雖然批評伊拉斯姆優柔寡斷、荏弱、膽怯，有些教宗亦把他的書放在《禁書目錄》（Index），伊拉斯姆的影響卻非常深遠。不管是天主教或基督教的作家，均常引用他的話來討論聖經與神學的問題；加爾文的《基督教要義》，很顯明是受他的影響。他的《新約意譯》（Paraphrases on the New Testament）被譯成多國文字，對一般信徒的影響更不可估量。除了1516年出的新約譯本外，他最重要的貢獻，要數他編輯的早期教父文集了。
　　到了二十世紀，研究伊拉斯姆的風氣又再盛行起來，現今已出了好幾個參考書目，以及他的作品與書信的新版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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